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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颁给鲍勃·迪伦，也许是向上世纪60年代致敬

齐鲁晚报：得知鲍勃·迪伦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您的
第一反应是什么？评委将诺贝尔
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在您看
来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杨庆祥：我的第一反应是太
棒了，激动人心。我第一时间发
了一条朋友圈：“鲍勃·迪伦获诺
奖。这是近几年诺奖让我最满意
的一次！瑞典文学院的那帮评委
们总算重新找到了诺奖和文学
的准则：文学必须是高度参与，
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而不仅
仅是修辞或者讲故事。”我不知
道诺奖的评委们想释放什么信
号，毕竟我和那几位评委并不熟
悉。但就获奖本身而言，我觉得

这是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一种
重新界定。

黄淑娴：我的第一反应是：
上世纪60年代的过来人，应该
是很高兴的。我认识一些长辈
朋友，他们以前都是听鲍勃·迪
伦的歌曲成长的，是他们那一
代的代表人物。我认为这次的
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创意的，这
次确实把文学的领域拓宽了，
当然会有些人可能不高兴，有
争议性，但不失为一个有意义
的选择，尤其是今时今日不少
的社会变化都让我们回顾上世
纪60年代，这个选择有其当代
的意义。香港文化界普遍接受
鲍勃·迪伦的得奖。我相信这与

评审的口味有关，不代表明年，
或往后都会是这样。

马兵：鲍勃·迪伦的获奖是
通过一个媒体朋友知道的，当她
说出名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听
错了。大概在两年前，就看到过
鲍勃·迪伦入围诺奖文学奖的消
息，但是他真获奖了还是觉得太
出乎意料了，诺奖的评委好像时
不时地就要和大众的标准较较
劲儿。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诺奖
或许隐含着对催生鲍勃·迪伦的
伟大的上世纪60年代致敬的意
思，那是青年亚文化的繁盛年
代，鲍勃·迪伦代表的青年的反
抗意识，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
遗产。在今天这个时代，青年人

的反叛意识似乎被新媒体招安
了，至少是导向了一种虚拟的释
放渠道。张悦然前两天来山东大
学和学生交流，她的一个观点很
有启发，不管这拨80后的写作在
今天看来有多少问题，但是他们
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既有秩序的
抗拒，可是再看看90后的写作，
大量的鸡汤文和小确幸，抵抗和
反叛消失了，与现实轻易地和解
了。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如此。
虽然这个话题扯得有点儿远，但
我的确倾向于把迪伦的获奖理
解为对当年的致敬，也是对青年
文化的一种吁请。另外，我挺感
慨，约翰·列侬如果还活着，会不
会早于鲍勃·迪伦获奖呢？

齐鲁晚报：去年的诺贝尔文
学奖颁给了非虚构作家阿列克
谢耶维奇，今年颁给了音乐家鲍
勃·迪伦，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
着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已经
被拓宽？还是如同有评论说的那
样，这是对文学边界的消解？

杨庆祥：文学本来就没有
边界，这是文学不同于物理化

学的原因，也是文学更能被普
遍化的原因。所以“非虚构”和
鲍勃·迪伦获奖，既符合诺奖的
诉求，也是对资本主义科层分
工的一种否定，文学不应该被
科层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文学
无边无际。

黄淑娴：文学的边界总是
在移动的，不稳定的，要看不

同的元素。评审是其中的一个
原因，我想，社会文化经济状
况也会影响我们对文学的看
法。

马兵：我倒是倾向于理解为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对“文
学”的理解本来就很宽阔的。一
个例证是，早在1953年，丘吉尔便
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
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具有历
史性和传记价值。颁给哲学家的
例子就更多了。阿列克谢耶维奇
的获奖也是水到渠成，非虚构写
作在欧洲一直都很活跃，近些年
在国内也是风生水起。至于迪
伦，至少在颁奖词里，还是落实
到他诗歌的意境。

文学和阅读不能划等号

齐鲁晚报：鲍勃·迪伦获得
诺奖后，有很多争议的声音，主
要集中在歌词是否应该被视为
文学。正在中国的彼得·汉德克
前两天就批评了诺奖评委的决
定，他反对的理由是“文学是阅
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
读”。您是否认为鲍勃·迪伦的作
品达到了伟大诗歌的水准？又如
何看待鲍勃·迪伦的作品不能被
视为文学的批评声音？

杨庆祥：很抱歉我没有读过
彼得·汉德克的任何作品，我不
了解这位作家，所以不太清楚他
说的“文学必须是阅读的”是什

么意思。实际上，口头文学并不
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听的。
比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未经
孔夫子整理的“风雅颂”。难道

《荷马史诗》不伟大吗？也许再过
几百年，很多被今天的教授们津
津乐道的诗歌都会消失，而鲍
勃·迪伦的诗歌会被继续传唱下
去。这当然是文学。那些批评的
声音，就让他们继续批评吧，这
丝毫无损于鲍勃·迪伦。

黄淑娴：我是教文学的，我
也希望读者可以多看书，多看
文学的书。但这次是拓宽了文
学传统的观念，问题是你能否

接受，你不能用传统的观念来
看鲍勃·迪伦得奖的事情，如果
只是用传统的观念看，一定是
不认同的。我认为鲍勃·迪伦的
得奖不光是歌词，还有他的音
乐，最重要的是他对那一代知
识分子的影响。

马兵：我注意到彼得·汉德
克对诺奖的表态。我们还要注意
的是，彼得·汉德克对自己写作
立场的强调，虽然他被视为一个
先锋派的作家，但是他特别强调
的是自己应该归属到托尔斯泰
代表的那个伟大的19世纪或更
早的文学传统里，这说明他的文

学观带有一种正典的意味。但
是，其实我们想想，从词源上来
看，诗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诗
也有歌的成分，诗与歌的分离是
后来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诗歌
中可以不包括音乐性的元素也
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观念。我常
听的鲍勃·迪伦的歌有十几首，
所了解的歌词也多限于这些，所
以不敢妄下判断。但像《答案在
风中飘扬》确实很有味道，不过
也必须承认，我在提到这个作品
时，脑海里浮现的也是音乐的旋
律。如果没有音乐，迪伦的影响
力如何真不好说。

文学的边界，总是在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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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一位批评家说，
鲍勃·迪伦获奖为电影、新闻纪
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
道路，未来文学是否真会沿着这
样的道路发展？

杨庆祥 :未来文学会变成
什么样子？上帝也不知道。这就
是文学最有魅力之处。

黄淑娴：我其实没有特别
这样想，入选诺贝尔奖的作家
都有自己的风格，他们都不会
为了得奖而改变自己吧；我愿
意相信最一线的作家，不会为
了拿取诺贝尔奖而改变自己的

写法。至于，广泛的文学是否受
到改变?我想流行文学一早已
经加入了很多声画元素，也不
用等待到这次得奖才受到启
发，例如，香港流行文学早在上
世纪50年代已经和漫画有互动
的关系，在报纸上非常通行“连
图小说”。香港著名的流行歌填
词人林夕是诗人，尤其在上世
纪80年代活跃于香港诗坛，把
诗放入歌词中。但鲍勃·迪伦的
影响是世界性的，尤其他的歌
词对社会文化的反省。近年，年
轻的香港音乐人也把也斯的诗

放入实验音乐中。
马兵：文学是否应该容纳

歌曲、电影？其实文学已经在这
么做了。大约十五年前，谢冕老
师在编选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
典时，就曾经把崔健《一无所
有》选入了；陈思和老师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也有对
张艺谋电影的讨论。我想，所谓
文学吸纳电影和音乐还是表层
的，文学边界更大的变化可能
是新媒体技术的渗透未带来
的。美国的艺术理论家曼诺维
奇提出过一个“微媒体”的概

念，他认为在移动互联的时代，
以手机等便携微媒体为依托的
数码艺术会呈现出“微艺术”的
特质，导致巨量“微内容”的产
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受众
信息接收的惯性，并培育和塑
造出与微媒体传播属性匹配的
新审美观念。美国有个女作家
叫詹妮弗·伊根，她曾获得普利
策小说奖，她有个小说叫《恶棍
来访》，其中有一章是用几十幅
PPT组成的。这听起来匪夷所
思，也很酷，但是我想未来这或
许是常态。

流行文学早已注入了声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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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作为一个非常重
要的风向标，每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都会对国内的文学界和大众
读者产生很大的影响，去年，“非
虚构”成为文坛的一个热词，今
年鲍勃·迪伦得奖，会不会改变
我们对文学的认识？“纯文学”概
念会不会受到冲击？这种影响会
不会延续到其它文学奖的评选
之中？

杨庆祥：没有什么纯文学
之类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落
后的概念。文学并非一种经高

温消毒的牛奶，早就该把这个
似是而非、矫揉造作的概念扔
进垃圾桶了。再强调一遍，文学
无边无际，杂草丛生。如果国内
的评奖能学学诺奖的这种自我
革新的精神，那中国的文学就
有福了。

黄淑娴：我不会这样想。因
为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众多文学
奖里的一个奖，它的重要性，我
们当然肯定，但也不至于改变了
我们对文学的认识。首先，文学
与艺术的关系早已存在，不是鲍

勃·迪伦这次拿奖才开始，而且
有不少学术研究，我们对文学的
理解从来都是多样化的。另外，
每个地方的文学奖总有它的历
史、它所坚持的东西，百花齐放。
例如香港的红楼梦奖，最近给了
阎连科，我不太能够相信红楼梦
奖会因此改变它对文学的严肃
标准。另一方面，由香港某地产
商支持的年轻作家创作比赛是
强调文学与不同艺术的对话。每
一个奖项都有自己的定位。

马兵：鲍勃·迪伦的获奖至

少带来一种更具弹性的文学理
解，这无论如何是个好事情。而
诺贝尔文学奖素来带有一种风
向标的意义，当然也希望能为
国内的文学评奖带来一些积极
的启示，比如茅盾文学奖和鲁
迅文学奖的评奖视野可以再开
阔一些，如果说越界暂时不太
可能的话，至少能在关注的对
象上更包容更与时俱进一些。
比如说，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
颁给周云蓬，大家也一定不会
再觉得意外了。

国内文学评奖应该更多元化

杨庆祥

黄淑娴

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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